
从兄弟变死敌：巴塔、杜兰线与印度，巴基
斯坦与阿富汗的三个死结

2026 年 2 月 27 日，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卡瓦贾·阿西夫

公开宣布，该国已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进入“公开战争”状

态。同日，巴基斯坦空军对喀布尔、坎大哈、帕克蒂亚等多

地塔利班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前数小时，阿富汗塔利班武

装力量对巴基斯坦边境哨所发起大规模进攻，双方互相宣称

造成对方重大损失。

回看历史，巴基斯坦曾是塔利班政权最主要的外部支持

者之一，自 2021 年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阿富汗和巴基斯

坦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直至今天兵戎相见的局面。这种戏剧

性逆转并非偶然，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特定条件下

全面爆发的结果。



01 阿富汗塔利班的崛起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塑造

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关系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阿富

汗内战后期。苏联撤军后，阿富汗陷入军阀混战，巴基斯坦

出于多重战略考量，积极介入。首先，巴基斯坦希望在喀布

尔建立一个亲巴、稳定的政权，以遏制普什图民族主义势力

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潜在威胁。其次，巴基斯坦寻求

通过阿富汗获得通往中亚的战略通道，避免印度在该地区的

扩张影响。最后，在反印战略框架下，阿富汗被视为“战略

纵深”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从 1994 年起

直接参与塔利班的创建与壮大：提供资金、武器、训练、情

报支持，甚至派遣巴基斯坦志愿者和军事顾问参与作战。

1996 年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建立“伊斯兰酋长国”后，巴基

斯坦成为仅有的三个正式承认其合法性的国家之一（其余两

国为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然而，即使在这一双方关系的

“蜜月期”，两者之间也存在根本分歧：塔利班始终拒绝承

认 1893 年英国划定的杜兰线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合法国

际边界，坚持普什图人聚居区不应被人为分割。这一历史遗

留问题从一开始就埋下隐患。

02“9·11”事件后巴基斯坦的双重游戏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领导的联军推翻塔利班

政权，大量塔利班领导人和武装人员逃入巴基斯坦境内部落

区。巴基斯坦正式加入美国“反恐联盟”，但同时维持对塔

利班的隐秘支持。这一“双重游戏”政策的核心逻辑在于：



巴基斯坦视塔利班为对抗印度在阿富汗影响力的关键工具。

印度通过支持北方联盟和后来的加尼政府，在阿富汗获得显

著存在感，巴基斯坦担心彻底消灭塔利班将导致权力真空被

印度填补，或引发普什图民族主义抬头。

在此期间，巴基斯坦为塔利班提供庇护所、医疗、资金

和后勤支持，帮助其在奎达等地重建“奎达舒拉”（最高决

策机构）。美国多次指责巴基斯坦“双面人”的角色，甚至

公开称哈卡尼网络为 ISI 的“代理臂膀”。这一政策的副产

品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的崛起。巴塔于 2007 年成立，

起初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反美，但很快转向反巴政府，将巴基

斯坦军方视为“美国走狗”。巴塔与阿富汗塔利班共享意识

形态、人员网络和家族联姻，但目标截然相反。这一“反噬”

现象成为后来关系恶化的重要导火索。

03 阿塔重新掌权后双方关系的迅速恶化

2021 年，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控喀布尔。巴基斯坦最初

将其视为重大战略机遇，希望新政权能够成为可靠的邻国政

权：压制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活动、默认或至少不公开挑战杜

兰线边界、并有效限制印度在阿富汗的影响力。塔利班复辟

初期，巴基斯坦官方和媒体一度表现出明显的乐观情绪，甚

至将其描述为“地区稳定的新起点”。然而，这种期待迅速

破灭。从 2022 年起，双边关系进入持续恶化轨道。究其原

因，可归结于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之间三个难以调和的

矛盾。



首先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的问题。塔利班上台后，巴

塔在巴基斯坦境内的袭击活动显著反弹。根据巴基斯坦军方

和国际监测机构数据，2021 年巴境内恐怖袭击死亡人数约为

600 人左右，到 2025 年已翻倍超过 1200 人，其中巴塔被认

为是主要责任方。巴基斯坦反复指责塔利班为巴塔提供庇护

所、训练设施、后勤通道和人员流动便利。塔利班方面公开

否认“主动庇护”，但拒绝开展彻底清剿行动。其原因包括：

巴塔与塔利班同属普什图族裔、意识形态高度重叠、存在家

族联姻和历史并肩作战关系；同时，塔利班担心强力打压巴

塔可能导致其大量成员倒向更极端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从

而威胁自身政权稳定。

其次是杜兰线主权争端持续发酵。巴基斯坦自 2017 年

起大规模修建边境围栏（旨在切断跨境恐怖流动），到 2025

年已完成约 90%的工程。阿富汗塔利班视此为“单方面改变

现状、侵占普什图土地、分割普什图民族”的行为。每次围

栏施工、边境哨所对峙或口岸关闭，都容易引发武装交火。

2024 至 2025 年间，托克汗和查曼等主要口岸多次因冲突关

闭数周，导致双边贸易严重受阻，进一步加剧经济和民生压

力。

第三是印度的介入加剧了巴基斯坦战略焦虑。塔利班上

台后，印度并未完全切断与喀布尔的联系，而是通过人道援

助、民生项目和技术合作逐步恢复接触。2022 年起印度重开

喀布尔“技术使团”，2025 年塔利班外长穆塔基访印并举行

联合记者会，2026 年初塔利班更向新德里派驻首位正式外交



代表。这些举动被巴基斯坦解读为“阿富汗已成为印度代理

人”或“印度利用塔利班牵制巴基斯坦”的证据，进一步压

缩了巴基斯坦的战略空间。

04 国际反应与局势展望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 2 月 27 日公开宣布进入“公开战争”

状态后，国际社会迅速作出回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表达对平民伤亡的

严重关切，呼吁双方遵守国际人道法并立即转向外交途径。

美国国务院一方面支持巴基斯坦的自卫权利，另一方面

指出塔利班未能有效履行多哈协议中的反恐义务，进一步削

弱了国际社会对其政权的信任。

中国外交部多次表态对局势“深感担忧”，强调冲突烈

度已显著超出以往边境摩擦的范畴，并通过双边渠道积极开

展调解工作，敦促双方保持最大克制、尽快实现停火。



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保持高频外交接触，分别与巴基斯

坦和塔利班高层沟通；土耳其外长、伊朗外交部门也提出愿

为对话提供便利。

这些行动显示出地区国家对冲突外溢、极端势力趁乱扩

张以及人道主义灾难加剧的共同焦虑。塔利班外交发言人扎

比胡拉·穆贾希德在冲突升级后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和

理解”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并愿意通过和平渠道化解分歧。

这一表态虽未做出实质让步，但在当前国际压力下为可能的

谈判保留了余地，反映出塔利班在军事姿态与外交灵活性之

间的权衡。

这场冲突直接暴露了巴基斯坦长期“战略纵深”政策的

内在矛盾：通过扶持极端势力来对抗印度在阿富汗的影响，

最终却因同一势力及其衍生出的巴塔反过来威胁自身核心

安全。印度与塔利班在人道援助、基础设施合作及外交接触

上的逐步升温，被巴基斯坦视为对其战略后院的系统性挑战，

从而将印巴在阿富汗的代理竞争推向新的高度。

杜兰线问题作为百年历史遗留矛盾，始终是两国在民族

认同与主权认知上的根本分歧。巴基斯坦单方面推进围栏建

设、塔利班将其解读为“民族分割”的行为，在当前冲突中

被进一步政治化，成为双方动员国内支持的重要叙事工具。

大国在其中的作用也愈发清晰。中国积极介入调解，既

是为了维护“一带一路”在中亚—南亚走廊的安全与连通性，

也是为了防止地区动荡外溢影响自身西部边疆稳定。卡塔尔、

土耳其等中东国家利用与塔利班的长期接触渠道，试图在南



亚扮演平衡者角色。美国虽未深度卷入，但其对巴基斯坦的

支持立场强化了国际反恐叙事，可能间接影响未来多边机制

对塔利班政权的接纳进程。

短期内，双方冲突大概率呈现高强度军事对峙与多维度、

多层次外交斡旋的并行状态。卡塔尔、中国、土耳其等调解

方有望推动新一轮停火谈判，焦点集中在巴塔跨境活动管控、

边境联合管理机制以及人道通道恢复上。但由于结构性矛盾

均未得到实质性缓解，任何停火协议都容易因下一次恐袭或

边境事件而破裂。中期若调解持续受阻，可能形成长期对峙

的局面：边境口岸长期关闭、双边贸易几近停滞、阿富汗人

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国内经济与政治压力持续

上升。这种局面将使南亚成为全球反恐与稳定治理的又一难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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